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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需要各
民族手挽着手、肩并
着肩，共同努力奋斗

◎人民是文艺
创作的源头活水，一
旦离开人民，文艺就
会变成无根的浮萍、
无病的呻吟、无魂的
躯壳

◎艺术可以放
飞想象的翅膀，但一
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

◎好的文艺作
品就应该像蓝天上
的阳光、春季里的清
风一样

◎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中华民族
的精神命脉

◎文艺要赢得
人民认可，花拳绣
腿不行，投机取巧
不行，沽名钓誉不
行，自我炒作不行，
“大花轿，人抬人”
也不行

◎文艺不能当
市场的奴隶，不要沾
满了铜臭气

◎文艺批评就
要褒优贬劣、激浊扬
清，像鲁迅所说的那
样，批评家要做“剜
烂苹果”的工作，“把
烂的剜掉，把好的留
下来吃”

文艺
评论

推动新时代文艺评论高质量发展 诗为心声。人类不
能没有诗歌，根本的在
于心灵需要守护、精神
需要解放，思想需要深
入到最不可言表之处。
优秀的诗歌和诗人，如
同老练的建筑师，用语
词架构出独特的宫殿，
展示着人类精神的深层
结构。远心的诗集新作
《我命中的枣红马》，就
是这样一座独特的精神
之宫。
远心出生于河北，

幼时迁居内蒙古，从此
结缘草原、钟情于马，如
她在书的“后记”中所言，她有一颗“蒙古
马的心”。这本诗集的大部分作品，都与
马有关。用她的话来说，马从山丘、河
流、草原，从博物馆的雕塑，从摄影师的
图片，从长调民歌，从中外史诗，从古典
诗词，从不同方向嗒嗒走来。“清脆的马
蹄声，成为诗的节奏。水晶一样的灵魂，
照进诗的灵魂”。于远心而言，马是美丽
的生物，也如奇幻的精灵，已成为她精神
的化身，寄托着生命追寻。“肯德基的玻
璃窗外/来往都是都市的汽车和行人/我
定睛细看，再看/依然看见草原：漫坡，向
上，几道山棱”“有人坐到窗前/我还是看
到她背后的草原”（《窗上》）。可见，这种
精神已融入了诗人的主体意识，一触即
发，自然流淌，挥之不去，去而复返。
当远心以诗的语言诉说她“蒙古

马的心”时，在抽象化重塑中完成了意
象的超越和营构。而这个弥漫在整本
诗集中的意象，超越了“马”的具体视
觉内涵，转化为“奔跑”。也正是“奔
跑”，给了远心的诗一种流动感，使之
成为身体阅读的对象。或因这个缘
故，我读这本诗集的时候，虽稳坐在家
中的沙发上，却产生了移动的体感。
被远心收入笔下的那些“马”，几乎

都是奔马，请看：“你奋蹄疾驰，让尘土
飞成光轮”“一匹野马的魂灵注定与无
边的野草共生”（《我命中的枣红马》）、
“黑马甩着一身的阳光甩得再快一点”
（《啸鸣》）、“一群野马奔驰在连绵不绝
的山林间/忽而踏入深谷/忽然腾跃峰
岭”（《野马鬃鬃》）、“风中奔跑的小黑
马/像顽皮的小驼羔，小狼崽，小骆驼/
黑黝黝地拱我的额头”（《科尔沁小黑
马》）。而在《厩中》这首诗中，远心更开
宗明义地吟到：“这几乎没有可能/让一
匹野马入厩，厩中”。在她的心中或笔
下，马是永动的性灵。
当然，奔跑的不一定是马，可能是

山羊：“什么时候从羊群里跑出来/脱离
西鄂尔多斯大地/穿越荒漠、平原/到阴
山”（《一只阿尔巴斯山羊》）。也可能是
风：“奔腾起来，呼啸而至/摘下小马驹
的桂冠/风翻起帽檐”（《巴尔虎女
人》）。或是火车：“列车，穿越大兴安
岭/乌奴尔，免渡河，博客图，兴安岭/从
西麓钻进去”（《穿越大兴安岭》。抑或
地铁，“一条潜伏的铁皮蛇/突然蹿出，
绿眼睛，盯着我/弯曲，转向，尾巴摇摆/
呼啸而去（《空心蛇》）”。还有不舍昼夜

的时光或曰思念，“当你
再回来/深深的思念已
贮满心怀”“当你再回
来/长长的等待已随花
开/照片已摆在蒙古包
里/我已消散在无影无
形的风里”（《带不走的
花斑马》）。
“马”浓缩了远心
的人生阅历和生命体
验，成为诗人内在世界
的修辞。“奔跑”则比
“马”更具本质感，从而
完成了“马”的精神抽象
与移情，一如鲁迅笔下
滋长得有些野蛮的“野

草”，也似昌耀诗里的静穆而显出神性
的“高车”。诗心一片枣红马啊。世界
因此而兴奋地跃动起来，焕发出内在的
节奏。而节奏，恰是新诗的本质规定所
在。
自新诗诞生以来，诗人和诗评家们

为押韵问题聚讼不已。押韵在本质上
应是文字的音乐感或曰节奏。我记得
谢冕先生说过，所有诗歌都必须包含音
乐性。否则，就与其他的文体没有区别
了，而表现这种音乐性的重要途径在于
内在的节奏感。赋予或激活诗歌的节
奏的办法当然有许多。在我看来，远心
这本诗集，似乎打开了理解这个问题的
另一扇窗。
在她的诗作中，语言技巧有时成为

节奏感的来源。比如《啸鸣》：“窗外的
鸟叫再多一点/再多一点早晨来得再早
一点/光在窗框上打得再白一点/再白
一点白到发金/爱退却之后距离再远一
点/再远一点不产生嫌恶不要仇恨自
己”。但更多时候，还是通过意象及其
营造过程，带出那种属于诗的节奏，或
拙重或奇巧或轻灵或缓滞，激发着读者
内心的音乐感。
早在80年代中期，昌耀曾经表示，

他欣赏从生活感受中升华的、渗透了创
作者主体精神的艺术真实，“心境辐射
的真实，形变实即情变的真实，梦幻的、
乐感的、诗的真实”。我以为，《我命中
的枣红马》这部诗集，贴切地展现了昌
耀所欣赏和守望的那种艺术境界。在
书的“后记”里，远心把自己比作一把马
头琴，“被草原上的老牧人拉出苍凉的
长调”，那么，让我们静心聆听这来自高
原的宽广旋律吧，在诗句里，在书页间。
（作者系全国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
才、青年评论家）

让诗像马儿一样

，直立在高原的阳光下

—
—

读诗集

《我命中的枣红马

》

◎谷中风

编者按
近日，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国文联、中

国作协五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引发内蒙古文艺界，特别是文艺评论家的强烈共鸣。
日前，内蒙古文联组织召开内蒙古文艺界学习贯彻《意见》座谈会，

内蒙古文联所属各文艺家协会主要代表、内蒙古作家、艺术家、文艺评论
家及新文艺群体代表参加会议。
文艺评论和文艺创作历来被视为文艺工作的“鸟之双翼”“车之两轮”，二

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铸造新时代文艺高峰的实践中，需要精品力作的
创造，同样需要精准及时的文艺评论。座谈会上，内蒙古文联号召我区文艺
界：要以高度的自觉意识、厚重的历史使命感、坚定的现实担当，积极响应，主
动作为，推动内蒙古文艺评论事业高质量发展；全面落实《意见》精神，准确把
握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提高政治站位，坚持正确导
向，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评论建设，夯实文艺评论理论基础。
座谈会上，与会者畅谈了学习《意见》的心得体会，进一步统一了思想，提

高了认识，并就贯彻落实《意见》精神、推进内蒙古新时代文艺评论事业繁荣
发展进行了交流。从今日起，本版开设《推动新时代文艺评论高质量发展》栏
目，陆续刊发此次座谈会上参会者精彩的评论发言，今日刊发首篇评论——
《关于“构建中国特色评论话语”的浅思》，让我们共同品味。

中宣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意见》，
具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与合规律性，其文
字不多，但内涵丰富，我们要认真学习与
领会，更要按照《意见》精神积极开展工作。
《意见》发布之初，我便从网上下载打
印置于案头，学习后很兴奋，深受鼓舞。
学习《意见》给我的突出感受是引起共感、
共鸣、共识的方面多，其指出的每一点，都
值得认真思考、深入体会，每一点都有话
可说，更重要的是，每一点都应该得到很
好落实。
借此次座谈机会，我想对《意见》中

指出的“构建中国特色评论话语”谈一点
初浅体会。《意见》中有关的原文是：“构建
中国特色评论话语，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
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
文艺理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
与评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不套用西方理论剪裁中国人的审美，改进
评论文风，多出文质兼美的文艺评论。”就
我个人有限的学习视野所知，将文艺评
论与文艺理论并列，明确提出“体系”化
建设——“三个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
系和话语体系”，是《意见》的创见，而且涉
及到真正提升文艺评论层次，并能得以持
续性建设的关键性问题。我本人涉足文
艺评论40余年，一方面觉得关于重视文艺
评论的声音时常在耳边响起，但另一方面
则会遇到某些关于文艺评论的学术性的
认识评价不对称的问题。这有其他方面
的原因，也有文艺评论自身的原因。就文
艺评论自身而言，其学术性无疑是个关键
点。因此，学术性的建设与提升是当代文
艺评论不容回避的问题。（我认为文艺评
论应该是学术的，至少说须有学术的特
性。）《意见》不仅明确地提出了这一点，而
且将文艺评论置于“学科”“学术”与“话语”
三位一体的“体系”化建设中对待。应该
说，这是合乎规律的，而且是富有远见卓
识的。说其“富有远见卓识”，在我看来，这
是“构建中国特色评论话语”的大目标所
必需的，是属于基础性、系统性及持续发
展方面的认识定位与建设举措。
“建设中国特色评论话语”是重要的和
必要的，同时是可行的。这是我的一个基
本认识与判断。这个判断来自于如下几点
初浅的思考：其一，《意见》高屋建瓴地为我
们打开了思路，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多出文质兼
美”、适合于“中国人的审美”的文艺评论。
这是合乎“中国特色”和新时代的需要的，
也是实现文艺评论有效性所必需的。因为
文艺评论同样要尊重受众的审美趣味与特
点，同样要尊重中华民族的审美传统与大
众的审美接受习惯。
其二，独特而丰富的中华美学理论与

美学精神，可以为“构建中国特色评论话
语”及“话语体系”提供理论资源及人文学
科谱系方面的重要支持。《意见》“总体要
求”中明确指出“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中
华传统美学在中华文化的学科谱系中占
有重要地位，而且影响深远。习近平总书
记曾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
出：“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
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
境深远；强调知、情、意、形相统一。我们要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
展现中华审美风范。”包括文艺评论在内
的文学艺术展现“中华审美风范”是大可
为的。中华美学中独具特点的美学范畴
与审美形态，如意境、气韵、神思等，以及美
善统一、文质兼备的评判标准，便是历代
文艺评论的重要学理资源。如今，这一宝

贵资源必然对“构建中国特色评论话语”
及“话语体系”发挥更大作用。尤其是通
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必将有助于
新时代文艺评论品位的整体提升。
其三，与中华美学精神密切相关的中

国古代文艺评论中的诗论、文论、乐论、画
论及戏曲理论、小说评点等，对“构建中国
特色评论话语”具有独特的意义。当下的
文艺评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是语言
表述缺乏趣味性，感染力较弱，可读性较
差。这也是其不能达到理想的有效性的原
因之一。这既与评论者的修养、才情有关，
同时也是一种“话语”习惯，甚至关乎文
风。中国古代的诗论、文论、乐论、画论等，
从话语特点而言，其本身即是生动的、有趣
的，甚至是有诗情画意的，其话语特点与评
论对象相谐成趣，使人爱谈，且易记。如欧
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评梅尧臣诗曰：“必能
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
外，然后为至矣！”，文字简洁洗炼，且准确而
富有意味。构建中国特色评论“话语体
系”，便可以在继承创新诗论、文论、乐论、画
论、曲论等中国古代文艺评论优秀遗产中
得到启示，并汲取养分。文艺评论亦如文
学艺术作品一样，只有是可读的（包括趣味
在内），才可能是有效的。
其四，从中国现代大评论家的成就中

得到启迪与信心。中国现代文艺评论史上
的大家很多，在此，我只以李健吾（笔名刘
西渭）为例。我很推崇李健吾，对他进行过
研究，曾撰写《文艺评论家的姿态、心态及
语态》一文，发表于《中国文艺评论》2019年
第6期。李健吾文艺评论的代表作之一是
《咀华集》。该书中的文章对20世纪30年
代中期蜚中国文坛的作家巴金、沈从文、曹
禺、卞之琳、萧乾、何其芳、李广田等当时新
发表的作品进行分析、评论，通过对李健吾
先生这位大评论家的研究，我总结了三点：
自觉的姿态、真诚的心态、鲜活生趣的语
态。所谓“自觉的姿态”，是指就文艺评论
家而言，对文艺评论本身的自觉，必然会提
升其开展合规律文艺评论的自信；所谓“真
诚的心态”，是李健吾的《咀华集》洋溢着文
艺评论家的真诚和勇气，这是当下文艺评
论尤其值得提倡的；所谓“融情见理、鲜活
生趣的语态”，是从李健吾“含英咀华”式的
文章中，使我们认识到，只有与评论对象平
等同行，诚恳地走进作品，直到走进作者的
精神世界，才可能写出既深中肯綮又富有
生趣活力的批评文字。
我这里列举李健吾先生一例，其实可

以泛而言之，如果文艺评论者真能有此
“三态”（自觉的姿态、真诚的心态、鲜活生
趣的语态），那么，其评论文章起码是可读
的。归到我们讨论的“构建中国特色评论
话语”这一话题上看，也是一致的。因为
就我个人的理解，我们所构建的“评论话
语”及“话语体系”，肯定不是模式化或套路
式的，而应该是有生趣与创新性的，而且
只有每一个文艺评论家在不脱离中国人
文谱系底蕴与积极弘扬时代精神的前提
下，以对作品负责、对读者负责、对社会负
责的自觉与真诚，开展不失个性的评论，
并能形成与之相适成趣的话语表达，那
么，“构建中国特色评论话语”的理想效果
便会随之而成现实。当然，这后面自然包
含有另一个相关的话题，那就是要有一批
批有境界、高水平的评论家为之努力，为
之奉献。《意见》讲：“要开展专业权威的文
艺评论。”这是需要有专业权威的文艺评
论家的！
“构建中国特色评论话语”，是一个新
话题，同时也是重要的、有趣的话题，需要
我们在评论实践中深入思考、切实落实。

◎宋生贵 黑陶又出散文新作了。近年来，黑陶就像散文领
域的一匹黑马，高密集地书写着他的故乡和故乡大地
上的人人事事。忘不了，在《漆蓝书简：被遮蔽的江
南》里，充盈全书的那一抹淡淡的漆蓝色的乡愁；忘不
了，在《中国册页》里，黑陶“行走在中国大地上”的那
份从容与欢畅；忘不了，在《泥与焰：南方笔记》里，黑
陶注目江南故乡的那份深情和执着⋯⋯
如今，当这一本《夜晚灼烫》来到我的案头，我仿

佛看到了黑陶凝注在时间肖像里的那份目光，一年又
一年，黑陶在看似冷静节制的文字中，潜隐着汹涌的
热情，用诗意的笔触和表达，全身心地构筑着一个阔
大美丽的“江南梦境”。
黑陶出生在苏、浙、皖三省交界处的一座陶瓷古

镇，母亲是淳朴的农民，父亲是本分的陶瓷工人，在
故乡的火焰和大海之间，他呼吸着独特的江南空
气。因而，他的书写极具个性，很有思想，深深地打
上了南方故乡生活的烙印，文字深潜其间，纯净而湿
润，苦涩朴实而有力量。这是一个清醒的书写者的
理性选择和追求。在该书自序里，黑陶深情地写道：
“我目前的不分行文字的写作，实际是一种寻找，我
想通过个人的这种写作，最终寻找到属于我的散文，
一种自由、尊严、饱满的真正的散文。”他反对那种虚
假的、空洞的、苍白的书写，认为那是一
种毫无血液交流的传声筒式的表达，而
这样的文字注定是短命的。
在《夜晚灼烫》里，那些充满诗意和

思想密集交织的句子，带着固有的美好、
纯正的品质和江南水乡泥土的特有芳香

扑面而来。在这样酣畅淋漓的书写中，我们的心灵被
抚慰，一种意外之喜常常令我震惊。
在《南街与时间》里，他对乡村的夏夜的描写，满

是怀念与依恋：“夏夜多美，飞动的萤火，流泻的星，世
界充满了清凉、纯蓝、裂冰似的移动碎光。”而这样的
夜晚，注定只能属于故乡，属于宁静美好的乡村。黑
陶着意寻找的诗意也是在乡村，它奢侈地渗透并充斥
到文字和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即使最物质性的日常生
活细节，在黑陶的笔下，也充满了诗意。
黑陶在寻找，在行走，日夜兼程中，那些月亮、星

星、夜晚、沙砾、尘土、小草、露珠⋯⋯以及弥散其间的
气息，都变成了他笔下的语言材料，散发着诗意的神
奇。《记事簿里的南方》，是对少年故乡的回望，是远离
故乡经年的一种深情回望，有苦涩，也有温暖。《飞翔》
一文，则是对小屋租居生活的审视，在租居的那些年
里，他见识了太多的人生风景和酸甜苦辣，体味了生
活的煎熬，不过，在这里，他也学会了安静，更获得了
内在的充实，人间百相，生活滋味，让他有了更多的思
考机会和触动。
孙犁说：“我一向认为，作文与做人的道理，是一

样的：要质胜于文。质就是内容和思想。譬如木材，
如本质佳，油漆固可助其光泽；如质本不佳，则油漆无

助于其坚，即便华丽，亦粉饰耳。”对此，
黑陶有着清醒认知，我们欣喜地看到他
闪烁在文字背后的思想光芒。
读黑陶《夜晚灼烫》，让人感到了愉

悦，灵魂像被自由诗意的泉水洗涤，不由
得露出灿烂的微笑。

记事簿里的梦幻江南
——读散文集《夜晚灼烫》

◎胡忠伟

（本版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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